
很多有名气的漫画家，都会组建创作团队，或者至少有一个助
手，但漫画家朱德庸没有。他不赶进度，并且充分享受创作过程。

“每一个绘画环节带来的快乐，我都不愿意让渡于别人。”

如今，64岁的朱德庸生活很固定、很简单：每天早上起来做早
餐，吃完早餐后喂猫，然后坐在书房里画画。接近中午时开始做午
饭，下午一般会在家附近散散步……

10多年过去了，朱德庸的作品
发表趋缓，但他的创作并没有停止，
思考继续深入，依然高度关切现代
人的种种“心病”。在互联网上，仍
有一些读者真切追随他，将他每日
线上更新的生活感悟视作心灵解
药、情绪的出口。

朱德庸的最新漫画作品《一个
人的人生未爆弹》，一经出版便引发
关注。在短视频蚕食注意力的年
代，他延续对社会病症的敏锐观察，
更加聚焦个体内心——剖析现代人
深藏的情绪危机，如求职焦虑、情感
孤独、“班味”生活等。书中主角“无
头男性”与“无脸女性”的设计，象征

“匿名的情绪”，旨在引发读者对自
身心理状态的投射与反思，犹如当
代版《等待戈多》的漫画寓言。抛开
传统四格的枷锁，使用自由手绘的
朱德庸解剖现代人心灵的“手术
刀”，更加游刃有余——当表情包取
代了真实表情，他偏要撕开情绪包
装，让那些被算法遮蔽的情绪孤独、
困顿与渴望重见天日。

一个漫画家，在将自己从变化
速度极快的时代中获得的观察、思
考，用艺术形式表达的过程中有怎
样的心得？对于人工智能、视频的
迭代发展，给视觉艺术从业者带来
的机遇和挑战，他的体会如何？在
接受采访时，朱德庸语气惬意温和，
态度不疾不徐，但提到技术主义至
上的潮流倾向，他充满忧思，批判力
十足。在算法与流量狂欢的时代，
他固执地相信：真正的幽默永远生
长在人性深处，那些关于爱、孤独与
存在的永恒命题，终需带着体温的
笔触来丈量。

朱德庸，著名漫画家。

1960年4月16日出生
于中国台北，祖籍江苏
太仓。

主要作品有《醋溜族》《双
响炮》《涩女郎》《绝对小
孩》《关于上班这件事》
《大家都有病》《什么事都
在发生》《一个人的人生
未爆弹》等。作品累计销
量超2000万册。由其漫
画《涩女郎》改编而成的
电视剧《粉红女郎》，20多
年前风靡一时，至今仍被
津津乐道，成为一代人的
青春记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视频连线采访朱德庸。（视频截图）

朱德庸谈情绪管理：

要为自己主动寻得
一小段自由

2025年春节，电影《哪吒之魔童
闹海》以破竹之势的现象级成功，让
人们再次意识到动漫、动画作为创
作媒介的魅力。和动漫密切相关的
漫画，作为一种现代视觉叙事艺术，
从少年热血、校园浪漫再到幽默讽
刺以及充满哲思深度的图像小说，
其题材和风格的多样性，也使之无
愧于现代“第九艺术”的称号。

在华人圈，对于喜欢漫画的读
者来说，漫画家朱德庸是一个响当
当的名字。他的作品从爱情话题到
情绪话题，善于以幽默视觉，解构婚
姻、职场与都市生活，表现出对人性
犀利、深刻的观察和感悟，轻盈之中
不乏深刻。从《双响炮》《涩女郎》中
对都市爱情的感悟，到《关于上班这
件事》戳破职场假面，到《大家都有
病》诊断现代社会的种种隐疾——
这位祖籍江苏太仓的中国台北漫画
家，始终以诙谐笔锋解剖时代病灶，
用他独有的诙谐，为读者提供一个
情绪的出口和疗愈之方。

近日，64岁的朱德庸的最新
漫画作品《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
出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
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小组以
视频连线方式对其进行了专访。

曾经有一个小孩，说话结巴，
别人说一句话30秒，他需要3分
钟。上小学后，他不会读课本，做
功课也非常吃力。对文字类的听
读写都很困难，不会按正确的笔
画写字，算个位数的乘法，要从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开始默
念，背完整个九九乘法表。总是
认错字，看课本上词语，眼睛看到
的是这个词，但记到脑子里的就
变成了另一个，学习成绩非常糟
糕。他唯一能找到的快乐方式，
就是画画。书上、本子上，所有空
白的地方，都被他画得满满的。
28岁那年，他成为职业漫画家。
这个小孩，就是朱德庸。

53岁时，朱德庸被确诊为阿
斯伯格综合征（孤独症谱系障碍
的一种，文字阅读障碍、识字困
难）。这个诊断带来的不是沮丧
而是释然。“我找到了一把钥匙，
解开那些关于自我的谜团。我终
于知道，那些缺点、那些困住我的
点点滴滴，反而是我的天赋，让我
不受干扰，能像旁观者那样看着
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以及所有的人。”他说。

由于有文字阅读障碍，朱德
庸看书很慢，一本书看到第三页，
就已忘了第一页的内容。“看书非
常消耗我的精力，但老天对我非
常眷顾，我身边有说书人。我的
太太会大量阅读，每次看完书后，

她都会挑选一些适合我的书，跟
我分享。”更重要的是，朱德庸找
到了自己独特而有效的“阅读”方
式：“在公园散步，或到街上走着，
看到形形色色的路人，对我来说都
是‘阅读’。听音乐也是‘阅读’。
当我听到喜欢的音乐时，旋律会
在我脑海中形成文字。看画，欣
赏艺术品，那更是阅读。”

这种现实实景“阅读”，对于
朱德庸来说，比阅读书本间接获
得别人的观 察 ，更 加 直 接 、生
动。比如看一场电影，他会特别
注意坐在身边的人，观察他们的
反应。朱德庸说，这么多年，他
笔下的这么多人，男男女女，都
是自己从许许多多的陌生人中
感受到的。“人生有时候很有趣，
文字阅读障碍反而成就了我一
些事情。我从小没办法好好看
文字，或者看文字会看错，导致
我必须专注观察周遭的现实世
界。这个现实世界，对我来说，
是第一手的。对生活的感受就
是我的‘阅读’。”

有时候试想一下，如果没有
文字阅读障碍的话，可能很多事
情都会改观。“我可能就从事其他
行业了。或者就算从事漫画创
作，也不会比现在好。比如说，我
或许会变成带创作团队进行量产
作品的人。那基本就不是朱德庸
了，这不是我希望的。”朱德庸说。

与众不同的沉
浸 生 活 实 景 式“ 阅
读”，给朱德庸带来

出众的观察、体悟能
力。他深刻意识到，每个

人 都 必 须 独 自 面 对 整 个 世
界。每一个“我”都是在自己漂
流不定的各种感觉和情绪里活
着，每天孤独地面对这个多彩的
世界；然后由自己遭遇的人生，
一笔一笔为自己添加上选择或
被选择的颜色。面对世界，如果
不重视自己每天对内累积的情
绪、感觉，只强调对外的理性处
理态度，可能让“我”成为一个不
知道自己已经受伤的人。“不理
解这些时光伤痕所绑起的情绪之

结，你的人生未爆弹有可能愈埋
愈多。”朱德庸说。

近几年，随着信息虚拟技术
的发展，人们在线上的时间日趋
增多。朱德庸说，每个人都是独
自面对世界，人本来就是孤独的，
但现在很多人的孤独是一种孤
立，是生存的一种空洞感。在《一
个人的人生未爆弹》中，他想要表
达的核心就是——藏在“我”灵魂
深处的情绪炸弹，是一个个“人生
未爆弹”，只是每个人的引爆点不
同，这完全取决于你对情绪调整
的能力和引爆点的界线何在，以
及对自己人生的态度。“我唯一可
以确定的是，你的未爆弹在漫漫
人生中至少会爆一次。”

本版稿件采写：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吴德玉

朱德庸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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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等永恒命题
终需带着体温的笔触来丈量 患有阅读障碍

“对生活的感受就是我的‘阅读’”

2009年，带着新出版的作品《绝对
小孩》，朱德庸来成都做新书宣传。工
作之余，他抽空去了宽窄巷子、爬了青
城山，到公园里看别人打麻将。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大
道——人文大家融媒报道”小组以视
频连线的方式进行专访时，他说：“成
都虽然我只去了一次，但真的很喜
欢，感觉大家在过着很舒服的日子。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去。”

生活中有很多自由的缝隙
你要细心去找

记者：最近几年，“情绪价值”这
个词很流行。您在新书中对“情绪”
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为什么会特别
关注到“情绪”？

朱德庸：我发现很多人不擅长
处理情绪。因为一般人认为有情绪
是不好的，应该把情绪掩盖住，不愿
意直面。这种观念应该改变一下。
一个人产生情绪，其实是灵魂对你
的人生提出了一些问题，而你答不
出来。人毕竟不是动物，不是机器，
一生都跟情绪在一起。如果情绪对
你影响够深，它就会存在你的心里，
形成一个“人生未爆弹”。我觉得拆
解“未爆弹”，最重要的是先了解、正
视自己的情绪。

记者：除了阅读，在帮助大家获
得情绪价值、心灵愉悦方面，您有怎
样的建议？

朱德庸：如何破解这个困局是
一个大问题。大部分人要上班，可自
由支配的时间很少。下班时可选择
走一小段路，为自己主动寻得一小段
自由。我一直认为，最接近人心灵的
交通工具是自己的两条腿，其次是骑
自行车。交通工具的速度越快，离你
的心灵越远。或者你就回到家，找个
角落，摆一把椅子，静静喝一杯咖啡
或一杯茶，听一段喜欢的音乐，这都
是一种小剂量的自由。生活中有很
多自由的缝隙，你要细心去找，并且
要多往精神世界的内太空去找，而
不是一直往外找，比如考虑车子够
不够新、房子够不够大。

记者：艺术创作能带来很好的
情绪价值或精神疗愈价值。您作为

创作者，肯定体会更深。对于不从
事创作的普通人，您有怎样的建议？

朱德庸：创作是最好的心理治
疗。普通人通过书写、画画来疗愈
自我，是非常好的事情。在很久之
前我就说过，创作其实并没有太了
不起，所有人都有权利、有资格创
作。我甚至觉得，把写作或画画和
职业分开，以素人身份写作，反而会
更自由，更能体会到其中的快乐。

再强大的工具也只是工具
人是工具的主人

记者：AI让一些漫画作者感到失
业的危机。您如何看待？

朱德庸：这个冲击不仅仅针对
从事文字或者图画的人。问题的关
键在于，人是否要将主体性交出来，
把原本应该由人承担的创作全部交
给AI。如果是这样，那我觉得基本
就代表人类文明要停止了。或许我
们不应过高强调AI的功能。至少在
目前看来，AI只具备使用既有材料
进行再组的能力。而人类的想象
力、创作力，是天赋的存在。人对生
老病死的感受，和丢一堆资料让AI
重组出的关于生老病死的描述，是
有本质区别的。

记者：刷短视频替代文字阅读，成
为很多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虽然
只是媒介的变化，但不得不说，媒介的
确能带来很多本质的不一样。

朱德庸：这让我非常担忧。我
学的是电影编剧、导演，和视频的关
系很密切，对此我有深刻的体会。
看视频与文字阅读最大的不同在
于，视频将受众的信息主导权剥夺
了。比如，你看一本书，可以反复阅
读，可以尽情吸收、感受这句话带给
你的启发、意义，这就是阅读者的主
导权。大概从10年前开始，只要我
有新书出版，就会有人来和我谈电
子书，但我从来不会授权，这是我的
坚持。我一直认为，纸质书有存在
的必要，这些可以触摸的实体，会通
过你的手，把你的大脑和灵魂、心灵
连接起来。我坚信，人是万物之灵，
再强大的工具也只是工具，人是工
具的主人，而不是奴隶。

选自朱德庸新书
《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


